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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消耗战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国对苏联安全战略再考察

＊

樊　超　王　珂＊＊

内容提要 中苏交恶造就了中国的反苏战备政策。在改革开放

初，由于苏联威胁难有定论，中国只得同时推进战备和经济建设。而

苏联和越南的扩张刺激中国先后实施了外交公关和边界作战等措

施，并形成了通过打击苏联的盟友来消耗苏联的“间接消耗战略”。

强力对抗使中国的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于是调整了中

国的安全战略，即以“间接消耗战略”破解苏联的战略包围，支持阿富

汗抵抗力量，备战改为裁军。到１９８５年，中国决策者最终确认苏联

威胁是有限的，并将安全判断上升到“和平与发展”的理论高度。苏

联为摆脱沉重的负担而约束盟友，满足了中国的安全诉求。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苏关系 同盟牵连困境 间接消

耗 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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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在安全政策上出现了两种相反但又并行不悖的部署：一方

面，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中国连续进行两次百万规模的裁军，①并于１９８５

年提出影响深远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这意味着，１９７０年代以来，一直

在中国对外政策领域保持热度的苏联威胁议题有了定论或共识，即只有当苏

联的威胁呈下降趋势，中国才具备裁军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在周边不

断强化针对苏联的安全部署。在印度支那半岛，１９７９年的南疆作战之后，中国

在南部边疆进行了为期十年的轮战。在阿富汗，中国持续援助阿富汗抵抗力

量。这从侧面说明，中国依然担心来自苏联的战略威胁，并为此在周边国家采

取了长期的、有针对性的部署。两种不同的安全举措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应对苏联威胁时，会将安全战略重点从国土

防御转移到周边间接的地缘博弈上？

尽管现有的研究本没有解答本文提出的疑问，但揭示出中国在安全战略

上的特征，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

为，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中国通过谈判解决“三大障碍”来破除威胁。② 这

类观点的逻辑在于，中国采用外交谈判的和平手段解决了“三大障碍”。但事

实上，中国的外交谈判并未收到成效，直到１９８８年苏联在“三大障碍”上妥协，

威胁才解除。换言之，是苏联自身的行为决定了中国的安全前景，中国的安全

努力并未充分体现。与上述研究路径不同，有少数成果注意到中国的安全措

施：一是中国在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同时，“由过去侧重军事手段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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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①二是联合东盟国家

反霸。②

随着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依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借助国际关系领域的

同盟理论，中国在１９８０年代安全战略的新图景被描画出来。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安

全战略的变化，包括两条同时推进的线索，即中国逐步弱化对苏备战和逐步强

化对苏联盟友的打击力度。这两个子命题是解答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关键，

也是本研究要解答的核心问题。

一、冷战时期中国安全战略的逻辑与常态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与超级大国对抗产生的安全威胁，分作直接的本土威

胁和间接的周边战略威胁。在处理两类威胁时，中国都遵循了先与对手正面

交锋，之后再转变为破除对手地缘包围的顺序。而对抗本身试探出对手的政

策底线后，则下调威胁等级，让应对方案回归至烈度较低但旷日持久的周边地

缘博弈。中国决策者在确认苏联不会入侵中国本土之后，在安全领域开启了

内松外紧的两种布局：一是开启裁军进程；二是将安全战略侧重点调整为应对

苏联在中国周边的同盟体系：利用同盟牵连困境（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ｅｎｔｒａｐｍ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

ｍａ），通过打击苏联盟友来间接消耗苏联的国力，从而最终解除苏联威胁。

所谓牵连困境，是同盟困境的一种，指一国因“盟国的那些只能部分分享

或根本无法分享的利益，而被拖入一场冲突”。③ 具体而言，苏联的盟友需要依

仗苏联的各类援助。当它们陷入与别国的对抗或战争时，苏联则需要加大援

助盟友的力度，从而导致自身国力被快速消耗。中国正是利用苏联的这种困

境，在周边地缘上消耗苏联的盟友，从而间接消耗苏联的国力。最终的结果

是：国力的衰落使苏联失去了威胁力；为了终止盟友对自己的消耗，苏联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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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与盟友的对外政策。

直接消耗盟友从而间接消耗苏联的方案，可以被称作“间接消耗战略”，即

综合运用外交、情报等手段，对苏联的盟友———越南和阿富汗进行直接和间接

的长期军事打击，将其拖入长期的战争状态，导致两国严重消耗苏联的经济社

会资源和军事资源。之所以被称作战略，是因为该项政策或方案具备了一项

战略在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上的特性。该政策塑造了中国１９８０年代的安全

战略：一是在中苏、中蒙边境和“三北地区”的战备工作转变为国内的大规模裁

军；二是在印支半岛和阿富汗，对苏联的盟友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军事打击。后

者既塑造了区域性的地缘政治格局，又间接消耗了苏联。由此造成的影响也

跨出中苏双边关系的内涵，外溢到中美关系、中国周边外交、地区局势乃至国

际形势。中国动员的国家涉及整个东南亚、南亚乃至美日等大国。在地区层

次上，中国缓和了与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在中亚、南亚、印支半岛建立了

次区域的均势结构，更是将苏联模式排挤出这些地区，使市场经济模式在亚洲

东部连成一体，为１９９０年代中国和亚洲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在全球层次

上，中国积极的反霸统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苏冷战的整体态势。

传统的均势理论或联盟理论，大多关注如何削弱盟友间的联系，即诉诸分

化或瓦解同盟的方式，从而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但事实上，国际政治中也存

在长时段内牢不可破的同盟。所以，如何削弱牢固的同盟则是均势理论和同

盟理论面临的新课题。同盟的牵连困境为削弱牢固同盟提供了新路径：越是

牢固的同盟，盟友就越可能连累盟主，从而消耗盟主的国力。由此导致的两个

结果在于：盟主的威慑力与外交能力受限。最终，无论是因为盟主无力维系原

有的援助而遭盟友抛弃，还是盟主为避免继续被拖累而主动终止结盟，同盟都

将归于瓦解。当然，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间接消耗的思路没有成为决策者的

首选。一方面，苏越扩张初显之时，中国先进行了较长时段的决策论证，对威

胁的反应具有明显的应激特征，体现了安全决策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另一方

面，间接消耗的思路和模式是在具体的对抗中逐步摸索和成熟的，中国经历了

对越沟通劝解、外交孤立和军事消耗三个步骤之后，才塑造出成熟的“间接消

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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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苏联威胁的再评估：从对华战争到战略包围

苏联成为中国的安全威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息息相关。中苏关系刚刚

恶化时，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论战，并未出现安全纠纷。随着中苏

交恶逐渐毒化了各个领域的关系，以边境纠纷为代表的安全议题逐步凸显。

１９６９年的“珍宝岛冲突”使中苏陷入战略对抗境地，由苏联带来的安全压力一

跃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急迫议题。从此，中国决策者需要不断评估中

苏对抗的形势和前景，其核心议题包含两个并存的命题：一是苏联是否会对中

国发动侵略战争；二是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苏联是否侵华作为传统安全

中最急迫的议题，一直是决策层最关注的问题，对该问题的判断也经历了明显

变化。苏联战略包围在中国决策者眼中并不构成最急迫的安全威胁，它通常

是作为判断苏联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辅助指标，是决策层研判苏联是否侵

华或对华安全威胁的侧面依据。

１９６９年是决策层认为中苏战争风险最大的一年，有两类因素发挥了重要

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决策者探讨国际问题时，从务虚和战略的层次出发，

关注“战争与和平”这类安全议题。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８日，信奉列宁“帝国主义就

是战争”论断的毛泽东认为，“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

久了”。战争的可能性在迫近，“似乎是要打仗了。它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

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国家”。因而开始与其他领导人、外宾频繁地讨论战争

与和平的问题。① １９６８年时，这些关切还主要是停留在对国际形势的宽泛讨

论上，但第二个因素的出现，即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爆发的“珍宝岛冲突“及此后

两国的恶性互动，则产生巨大的刺激作用，导致中国领导人将世界大战的可能

性与中国的安全联系起来。换言之，既然帝国主义有好战的本性，那么，苏联

的对华威胁是否是苏联发动战争的前奏和表现？即苏联是否会入侵中国？

经过领导层连续、复杂的战略研讨后，毛泽东确立了战备的思路，这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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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入侵风险的担忧。① 从此，战备成为中国对苏政策

和安全政策中的核心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

动向表现出矛盾的一面。一方面，中国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就注意到在全球战略层

次“苏联扩张势头的加强”，②苏联不但在外交上包围中国，③还不断“加强中苏

边界的苏联军队”；④另一方面，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８年６月，中苏两国第二次

的边界谈判也未中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两国边界上再也没有发生

武装冲突。⑤ 总而言之，苏联虽恫吓不断但并未入侵。

这种情况部分地改变了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判断。１９７４年７月２４日晚，

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姬鹏飞等人谈国际问题时，研判了苏联的战略动向：“我也

不大相信苏联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我的

看法，苏联就是声东击西，口里讲的是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

……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一个师，国内靠西边还有

八十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⑥苏联战略重心偏向欧洲，以及中国

本身的战略体量，是中国领导人判定苏联不会入侵中国的依据。但与此同时，

对“帝国主义战争论”的信奉，以及苏联在１９７０年代开始的全球战略扩张在中

国周边造成的包围之势，又使得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谨慎对待苏联对华战争的

冲动或可能性。

上述判断和对国家安全的谨慎态度综合作用，塑造了国防政策中长期并

存但又略显矛盾的两条脉络：中国领导人判定苏联入侵的概率较低，但同时又

在积极战备。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决策者无法判定苏联威胁的准确程度

时，采用了最高等级的安全应对方案，所以，两条脉络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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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在客观上是因为中苏恶性互动的态势一直没有改变，在主观上则是因

为中国领导人既没有突破“帝国主义战争论”的认知框架，也没有可靠的情报

判定苏联在全球战略或对华政策上的意图。

事实证明，在苏联威胁难有定论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积极战备的政策。

但它的防御特性决定无论是对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还是削弱苏联的对华威

胁，都难以产生直接的和实质性的作用。于是，在中美缓和改善中国国际环境

之际，中国决策者又构思了一项新的安全方案。１９７３年２月，毛泽东在与基辛

格会谈时，就共同应对苏联威胁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了广泛联合美国盟国和

其他欧亚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设想，将其归纳为“一条线”的战略构想。①

１９７４年１月５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谈到“一条线”的设想

时，又延伸出“一大片”的构想，将广大亚非拉国家囊括进反苏统一战线。② 这

标志着中国在外交上提出反苏统一战线的思路和倡议，其目的在于制衡苏联

的全球战略扩张，以便牵制苏联的战略威胁或压力。可以认为，“一条线”战略

的设想已经体现了间接消耗苏联的思路。但由于中美在对苏政策上的巨大差

异，该战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因而停留在政策设计的层次。尽管

如此，反苏统战从此成为中国长期而坚定的诉求。这样，以军事战备为主，包

括中苏边界谈判和反苏统战在内的外交手段为辅，构成了１９７０年代后期中国

对苏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

１９７７年，中国新的领导层形成后，仍在安全政策上沿用这套框架：从国际

战略的视角论证苏联的战争本性及其对中国的威胁，因此，中国同步推进战备

和反苏统战，期待以此挫败苏联的全球战略布局。安全战略上的这种继承性

与苏联在１９７０年代颇具进取性的全球战略态势息息相关。１９７０年代后半期，

在中苏边界对峙没有缓解的情况下，苏联的影响力进入印度支那地区，强化了

在中国南部边疆的战略存在。而中越关系的不断恶化使敌视中国的两股力量

合流，更加坐实了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对苏联战略的判断：苏联在对中国进行

战略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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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苏联之所以被视作更具威胁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的战略

部署日益迫近中国周边，形成近乎全包围态势。到１９７８年，随着阿富汗倒向

苏联，在陆地邻国中，中国仅和巴基斯坦、朝鲜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二是倒

向苏联的周边国家与苏联正式结盟，并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进攻性姿态，中越

甚至爆发了边界冲突。结盟与苏联新盟友的反华政策呈现的同步性，使中国

决策者认定苏联是其背后推手，并对苏联威胁的评估更趋严重，①在此基础上

做出的安全部署也更趋积极。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６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外宾时谈到中国的应对之法：“中国

政府反对霸权主义，有三个办法：第一，有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二，破坏它

的全球战略布局，打乱它的战争时间表。第三，不搞绥靖主义。”②换言之，新领

导层对苏联威胁的判断是趋向严重的，因而，中国在外交和国防上正在倾注更

多的资源应对苏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往判断苏联威胁时存在的困惑已

经解决。在１９７７年底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强调延缓战争、抢时

间的同时，也指出“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仍要积极战备，因为“霸权主

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

争”。③ 为此，１９７８年１月３—６日，在徐向前主持下，军委战略委员会召集了各

军区、海军、空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的小型作战会议，讨论了总参谋部起草

的《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针的建议》。④

从中国的安全部署来看，苏联对华战略包围首先引发的是中国决策层对

苏联侵华的担忧，因而主要精力放在国土防御上。但事实证明，苏联一直未有

此类举动，反而是在战略包围的框架下，苏联新盟友的反华政策日益严重。换

言之，苏联战略包围的威胁反而压过了苏联可能侵华的威胁。这样，从１９７８

年春夏之际，中国将安全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反制苏联的对华战略包围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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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破除或削弱苏联的联盟成为首当其冲的议题。

三、中国通过外交公关孤立苏联和越南

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中国周边构筑的同盟关系主要分布在三个方向：位

于中国北部侧翼的苏蒙同盟；位于中国南部侧翼的苏越同盟；位于中国西部侧

翼的苏联—阿富汗同盟。苏蒙同盟对中国的威胁是挂靠在中苏边境对峙和苏

联侵华的框架和逻辑下的。在三者之中，中苏边界对峙进入了一个相对固化

和平稳的态势，这样，首先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关切产生重大冲击的就

是苏越关系。

苏越关系的接近以及最终的结盟，在客观上使得苏联的战略部署直接贴

近中国的南部侧翼，所以，中国将越南的对外政策视作苏联全球战略的延伸，

是苏联从南部侧翼包围中国的战略部署。① 于是，中国积极运用自己的地缘优

势及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打乱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其结果是中国加大了对

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公关力度。可以认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在相当程

度上就是中苏关系在东南亚地区的延伸与争夺的结果。中国为应对苏联和越

南，首先在东南亚地区构筑反霸统一战线。

在东南亚地区的反苏统战旨在恢复当地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这需要打

击地区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更要先切断苏联的支持。因而，削弱苏越同盟就

成为预防地区霸权主义的核心任务。中国的努力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争取越南远离苏联，即防止苏越结盟；第二个阶段是在美越结盟、争取越南

无果后，中国开始围堵越南在东南亚的外交布局，构建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的国

际统一战线。具体做法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越南争夺外交支持。争取对

象既包括地缘毗邻、利益攸关的东南亚国家，也包括域外的诸如美国、日本等

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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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中国疏远苏越的努力因受到国内政治的冲击而效果不佳。中越间

的嫌隙从中美缓和之时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①１９７５年越南统一，由此也面

临一个重塑对外政策的窗口期。但此时中国的对越政策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情

况：一方面，面对中越边界冲突造成的威胁，中国保持了克制的姿态。１９７６年

５—７月，军方会同外交部、公安部连续出台了《关于正确处理中越边界纠纷问

题的指示》和《加强中越边境工作的意见》，其核心精神是：从大局出发，“保持

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坚持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主动惹

事，压制一线部队动武的冲动；②另一方面，刚摆脱战争的越南有两大需求，即

经济援助恢复重建和外交支持实现印支联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给予积

极响应，前者可能与“文革”后期频繁的领导人变动引发的政策波动或职能部门

失控有关，③也受国内经济困难的限制，而后者则是中国一直反对的一种地缘

政治安排。这两项诉求没有得到中国的回应，对越南倒向苏联产生了重要

影响。

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７８年１月，中越双方在领导人和代表团访问、中国援建等

领域仍有频繁互动，官方媒体也以积极口径予以报道，但貌似热烈的气氛下却

暗流涌动。为解决两国间日益严重的问题，１９７７年６月１０日，李先念与到访

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专门会谈，希望越方能努力解决高级干部反华言论、舆

论反华倾向、挑动边界冲突、破坏中越铁路、南海岛屿归属、北部湾划界、迫害

在越华侨等问题，此外，李先念还解释了中方无法提供新援助的原因。④ 此次

交涉的结果尚不得而知，但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１—２５日，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

华，从越方官媒的社论和此后的柬越关系来看，此次访华显然是双方补救双边

关系的最后一次努力。⑤ 尽管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和互动结果尚不得而知，

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判断，此次努力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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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１９７８年，中国官媒对越方在柬越冲突中的报道，从热情洋溢的赞颂

迅速变为不带感情色彩的铺叙。① 到５月份下旬，随着越南开始驱赶华侨，中

越矛盾彻底曝光在各自媒体和国际舆论面前。② 中方认定苏联是背后的煽动

者，③实际上是从侧面坐实了苏越在对外政策上的同步性和关联性。进入６月

份，中方在柬越冲突中公开支持柬埔寨。④ ７月３日，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

“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工程技术人员”。⑤ 至此，双方的重大矛盾都

已经暴露出来，这意味着中国已经结束了预防苏越结盟的努力。由此，中国削

弱苏联同盟体系的方法从防止结盟，转入第二个阶段即围堵苏越同盟的阶段。

早在中越矛盾尚未公开化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抵制苏联

影响力的渗透。所以，进入１９７７年，中国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力度和

接触频率。例如，通过领导人访问的方式，做周边国家的工作，防止它们倒向

苏联阵营。⑥ 从１９７７年底开始，中国加速了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接

触。⑦ 在中越矛盾凸显的同时，中柬关系日益紧密。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波尔布

特率领柬埔寨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极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⑧ 中越矛盾

公开化和越柬冲突升级之后，１９７８年７月，民主柬埔寨副总理宋成率军事代表

团访华，陈锡联副总理、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先后会见了他，同意向柬埔寨

提供无偿军事援助，表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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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支半岛的政治分野日益明晰，１９７８年后半年，苏联及其代理人的关

系进入到制度化、集团化的阶段。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９日，越南加入经互会。７月，

苏联对金兰湾的经营日益活跃。① 由此，中国原本专门针对苏联的外交公关，

转变为直接针对越南的外交公关，且逐步强化力度。凡是越南在东亚、东南亚

的外交接触，中国都做出了相应的争取举措。１９７８年下半年，越南明显加大了

对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公关，总理范文同计划于９月份访问东盟五国。②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建议邓小平也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并提交了《关于建议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请示》，７月１５日，外交部的报告先后得

到主管外事的李先念和邓小平的同意。③ 从此时起，中国既加速了与苏联及其

代理人的外交争夺，也开始在军事上防范苏越对柬埔寨的入侵。

除了对周边国家进行外交公关，中国还把外交公关的重点放在大国身上。

１９７８年７月６日，越南副外长访问日本之后，中国也加速了与日本缔结友好和

平条约的步伐。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０日，邓小平在与来访的日本外相园田直会谈时

谈道：“用１—２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不可能吸引并留住越南。中国不需要越南

任何回报，给了越南２００亿美元以上的援助，也没有能把越南留在中国一方。

１—２亿美元肯定不行。现在，越南到处伸手寻求援助，这是在苏联的指使下这

样做的。……苏联唆使越南向外伸手要援助是因为苏联无法承担援助越南这

一包袱。……苏联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经互会负担越南这个包袱。……我

们就让苏联背起越南这个包袱吧。越南早晚会和苏联翻脸，如果让苏联背负

越南这个包袱，越南会加快和苏联翻脸的进程。”邓小平还计划把这一想法讲

给美国、欧洲东南亚各国，包括１１月即将访问的马来西亚和泰国。④ 这套设想

实际上已经反映出邓小平反制苏越结盟的基本思路，即不再直接阻止苏越结

盟，而是将时间点置于更久远的将来，通过孤立越南、加大苏越两国的负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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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消耗苏联，最终拆解苏越联盟。

当然，此时的“间接消耗战略”并未真正成型，而是具有两个过渡性特点：

一是还只停留在拆解联盟未果后进行新尝试的阶段，仅是一种思路；二是间接

消耗的思路尚不具备主动进攻的特性，主要是寄希望于越南扩张的负担拖垮

苏联。换言之，间接消耗思路仅体现在外交领域，即劝说各统战对象接受中国

的间接消耗思路，尚未延伸到军事等其他领域。此后，中国开始在构筑反苏和

反越统战中不断推介这一思路，并逐步产生了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反苏和反越统战，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越政

策和越南的国际环境。１９７８年５月，越南同美国政府秘密接触，试探美越关系

正常化的问题。① 从美方的解密档案来看，中国一直了解美越关系正常化的进

程，在１９７７年初的时候还十分支持美越关系正常化，②希望能以此争取越南。

但随着中越关系的恶化，中国开始改变态度。首先，中国不希望美国攻击柬埔

寨，以免造成美苏合谋的印象，尽管美方澄清这一声讨并不代表美国对越柬冲

突的态度。③ 其次，在１９７８年５月访华后，布热津斯基认定中国极为关注越南

威胁问题，因而他的助理奥克森伯格建议应该让美国国务院在政策表述中删

去美国愿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内容。④ 布热津斯基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当天据

此向卡特总统提出建议。⑤ 面对国务院不予配合的态度和行为，主张遏制苏联

并中美建交的布热津斯基甚至在７月７日直接向总统谏言，国务院的做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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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统只能在中越之间选择一方，而中国更为重要。① １０月３日，黄华在纽约

与美国务卿万斯会谈时，向美方转达了邓小平与园田直会谈时的对越政策设

想，②即坚信援助的方式并不能实现争取越南的目标，转而想让越南成为苏联

的累赘，从长远激化苏越间的矛盾。而美越建交则会给越南带来经济上的收

益，减轻苏联的负担。③ 这等于中方正式表示希望美方能停止援助越南、停止

美越建交。

鉴于中国的上述态度，布热津斯基担心美越建交会损害中美建交谈判，因

而于１０月１３日再次向总统建议，将美越建交置于中美建交之后。④ 到１０月

中旬，卡特终于决定推迟美越建交。⑤ 到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美时，卡特明确表

示，只要越方还在侵略，美国就会竭尽所能地鼓励各国减少对越的援助，也不

会讨论美越关系正常化。美国不但鼓励东盟国家联合对越，还增加对泰国的

军事援助。⑥ 可以说，对大国外交游说策略的成功，间接促成了对邻国外交游

说策略的成功。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国际统战原则下的外交游说是中国“间接消耗

战略”的主要内容，而随着印支局势的激化，“间接消耗战略”的内容进一步拓

展和成熟。

四、中国通过打击越南间接消耗苏联

苏联的结盟行为意味着自身的战略意图需要依赖其盟友具体实施和操

作。这样，中国在东南亚进行反苏统战的任务就蜕变为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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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尽管从战略层次收缩为地区层次，但其斗争烈度反而升级了。中越之

间的博弈，从最初外交维度的争夺，拓展为更为激烈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博弈，

即反对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其博弈的冲突点最终落在柬越冲突的议题

上。中国的间接消耗战略从外交游说拓展出军事消耗的新方式。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５日，越南同老挝签署了有效期２５年的《友好合作条约》，通

过“保护和发展越南和老挝的特殊关系”，①实现对老挝的控制。② 但越南对柬

埔寨的控制反而酿成两国边界冲突，１９７８年初，柬越冲突升级为国际热点。到

１９７８年５月份，中国已经明确，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寻求建立印支联邦和地区

霸权，是导致柬越冲突的根源。③ １９７８年７月，随着中越矛盾的公开化，中老关

系也迅速降温。④ 中国在反对印支联邦问题上，唯一可以调用的外交筹码就只

剩下柬埔寨。因而，柬越冲突成为柬越中苏四国博弈的焦点，而柬越局势则成

为左右博弈各方对外政策的关键所在。

１９７８年９月，中国遏制苏越同盟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军事行动的可行性评

估和作战方案被纳入决策议程。９月，总参召开“如何对付越军侵占我国领土”

的会议，介绍了中越边境冲突的情况和越军即将入侵柬埔寨的新动向。这从

侧面反映出军事行动的两个目标：一是安定边境，二是牵制越军对柬埔寨的攻

势。而广州军区的作战方案也体现出这两个意图，即加大打击越南的力度，以

获取和平建设的环境；在战略上牵制越军、配合柬埔寨。⑤ 也就是说，越方将柬

越边境冲突升级为入侵，是导致中方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１１月３日，苏

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⑥ １２月２５日，国际舆论已经认

定，越军对柬埔寨发起全面进攻。⑦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至３月１６日，中方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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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作战，并从此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边境轮战，直至１９９１年印度支那问题

得到政治解决。

此次军事行动给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来了四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结果。

（一）中国确立拆解苏越同盟的政策，并通过对越军事压力予以实现

如果说，此前的外交孤立策略是为了加大苏越两国的负担，最终拆解同盟

关系，那么，直接的军事行动无疑加大了消耗苏越的力度。邓小平认为，既然

终止援助都无法令越方收敛，那么，就必须在柬埔寨陷落前采取行动，否则，等

越方得手，就会集中所有力量对付中国。① 所以，军事行动是外交公关无法达

成既定效果而产生的政策升级。军事行动加大对苏越的消耗力度，可以产生

两个紧密相关的、可预期的效果。一是战略层次上的效果。中国的思路是：苏

越被消耗的程度越大，苏越同盟就愈加不稳定，政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条件

才越加成熟。邓小平认为，越方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只要军事行动得当，就

可以使越方的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因为越方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北方地区反对

南方。② １９７９年７月６日，黄华外长向访华的霍尔布鲁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ｅ）

和卜励德（（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Ｐｌａｔｔ）介绍了中国对印支的政策：凭借统一战线进行坚决

斗争，国际会议或政治解决的时机尚不成熟，要让越南陷入柬埔寨的泥潭。③ ８

月２７日，邓小平向访华的蒙代尔副总统解释道：政治解决的时机之所以不成

熟，是因为越南的困境还不够深重，只有稍后等它的困难达到无法承受的地

步，它才会接受。④ 中美双方都确认，越南已经面临窘境：老挝出现反抗苗头，

军队陷在柬埔寨，南越地区离心离德，少数民族被迫害而外逃，埋头强化北部

边界的军力，经济千疮百孔、已经崩溃，粮食商品奇缺。反击作战导致越军从

不足６０万扩编为１００万，导致劳动力和后勤支撑严重不足，因而，只能依赖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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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每天提供的２００万美元援助，１９７９年的受援总额达８．５亿美元。①

基于苏越的上述困境，邓小平主张继续保持对苏越的高强度消耗：第一，

必须对越全方位施压，继续加重苏联身上的负担，以此制造苏越之间的嫌隙，

期望三到五年见效；第二，在战略上保持对越军事压力；第三，帮助团结柬埔寨

国内各方，建立起抵抗侵略的统一战线。② 为增强柬埔寨抵抗越军的力量，邓

小平甚至将军事援助给予流亡泰国的朗诺，助其回国抗击越军。③ 柬埔寨作为

抵御苏越军事扩张的第一道防线，因而也是中国反对苏越霸权政策的重要

依托。

这一战略依托能否予以保全或强化，则有赖于第二个层次，即战役和地区

层次的效果。军事打击可以牵制相当数量的越军，从而减少东南亚其他国家

的军事压力。１９７９年９月，中国驻曼谷的武官告知美国驻泰国使馆的高级官

员，中国短期的首要目标就是保证柬埔寨抵抗力量的生存，如果越军要摧毁柬

埔寨抵抗力量或危害泰国，中国将再次教训越南。④ １９８０年３月份，赴美进行

工作访问的副外长章文晋向美方通报，中国宣布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从

而将大量的越军牵制在其北部边境，也使得民柬可以挺过越军的旱季攻势。⑤

随着战火延伸到泰越边界，中国竭尽所能援助泰国，包括向其船运自然资源；

通过在中越边界牵制２９个越军步兵师以减缓泰国的压力，并承诺，如果越军

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将与泰国站在一起。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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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凭借自身的战略价值，推进中美战略合作，由此改善战略环境

军事行动凸显了中国在冷战中遏制苏越扩张的战略价值，意外地开启了

中美战略合作。尽管卡特政府到１９７９年底仍在拓展对华战略关系上内部存

在分歧，①但这项课题一旦进入决策议程，将会对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走向产

生暗示与塑造的作用。中美战略合作的开启，使得以“一条线”战略为核心的

反苏统战向前迈进了一步。从此，中国可以更容易地借用美国的影响力，号召

更多的国家一起遏制苏联及其盟友。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卡特总统向到访的邓小平表示，美国正竭尽所能地游

说其他国家削减对越援助，不会启动美越建交，同时鼓励东盟国家团结对越，

增加对泰国的军事援助。② 在次日的会谈中，邓小平要求美国借道泰国援助柬

埔寨，并表示泰国已经同意并愿意将援助物资转运至柬埔寨。③ １９７９年３月

２３日，国防部长布朗专门给布热津斯基写去一份备忘录，表示急需拓展与中国

的安全合作，并探讨了潜在的合作事宜。其中包括：在中方提出的合作援助柬

埔寨抵抗力量的问题上，美国应给予泰国何种建议。④ 这份文件从侧面说明，

美国对中国反对苏越的统战工作，已经具有倍增作用。１９８０年３月份，章文晋

副外长向美方通报，泰国已经准许乔森潘借道泰国自由进出中国。⑤

１９７９年５月３日，卡特总统向柴泽民大使承诺，在影响越柬局势的问题

上，如果有需要美日采取的行动，可以直接告诉国务卿万斯，卡特将和日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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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进行协调。① ８月２８日，访华的蒙代尔副总统向邓小平提出，美国已经准备

与中国、东盟密切合作，实现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保证其不结盟地位。② 中美

间的战略磋商、政策协调涵盖了亚太地区相对广阔的地缘空间，中国的反越统

战可以凭借这张外交网络，在更广的范围、以更高的效率，对苏越进行经济消

耗和外交孤立。

（三）中国经济战略推动着安全战略的微调

中国对苏联威胁的认识和以此为基础的外交战略，同改革开放政策存在

着矛盾的一面。换言之，预防战争和经济建设在资源配置上存在排他性的需

求，这种矛盾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外政策和国防两个领域。边界军事行动与

改革开放是１９７８年底几乎同步出台的两项重大决策，也使这种矛盾关系更加

突出。从理论上讲，改革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包含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证明是

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帝国主义战争论”展现的

是一个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世界大战可以延缓但不可避免。所以，改革开放最

初面临的是一个动荡纷乱、需要同时应对战争的国际环境。当然，决策者也意

识到这种矛盾需要得到逻辑自洽。边界军事行动结束时，邓小平指出：“为什

么国际上愿意拿钱、设备，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强大了可以牵制苏

修，假如你软弱，帮助你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③尽管上述逻辑将反霸与现

代化统一了起来，但它本质上反映的是应对战争的策略，并未真正消解两者间

的矛盾。

从国防战略的视角来考察，为防备苏联入侵而提出的“积极防御、诱敌深

入”方针，也同经济建设存在抵牾。“诱敌深入”的潜在影响在于，经济建设的

成果会被将来的战争毁掉。④ 改革开放后，军方开始研究和讨论这一命题，并

最终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份，由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做出决定，将“积极防御、诱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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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方针精简改为“积极防御”。① 这种调整只是在技术层次暂时缓解了安

全战略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持续存在为决策层思考和调整安全

战略提供了强制性的动力。换言之，中国是在与苏联博弈的过程中具备了调

整安全战略的条件。一是从意图上考察，通过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及后来的

阿富汗事件，苏联对华威胁的边际被描画出来，即对华威胁主要表现在周边地

缘的战略包围上，而非本土入侵；二是从能力上考察，苏联对华威胁的有限性

被揭示出来，而这与中国反霸的军事行动直接相关。

（四）中国的军事行动揭示了苏越威胁的有限性

对苏联盟友的军事打击，会触发苏联履行对盟友的保护义务，其中最严重

的情形是苏联进攻中国本土。所以，决策层在酝酿边界作战时的核心任务是

预测、分析苏联干涉的可能性和中国的应对方案。作战结束后，邓小平对此做

了回顾：苏联干涉可以分为大规模、中等规模、小规模三种可能。大规模干涉

即苏联入侵且直取北京，但这“牵涉到苏联战略重点转移的问题，现在苏战略

重点在西方，它的四分之三强的兵力布置在欧洲，所谓东面一百万人，占四分

之一弱，而在装备上，主要装备更现代化、更重要的装备在欧洲。所以，如果要

进行大规模向中国进攻，它的战略重点必须转移，起码要从欧洲调一百万人，

这个来不及，我们行动时间不长。中央考虑，大风险肯定可以排除”。而美方

提供的情报显示，当时只有４３—４５万的苏军驻守中苏边界，这确认了苏联仍

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情况，也表明这些兵力无法入侵中国。而中等规模的干

涉会在新疆、内蒙古或黑龙江以“起码两个集团军”“向我进攻”，但“很难设想

就起那大作用。所以，中等风险一般也可以排除”。小规模干涉就是组织还乡

团袭扰边界薄弱的地方。② 但事实上，苏联连小规模干涉都未实施。“苏联除

在边境地区搞了一些演习，组织了一点海军舰只沿东海南下，摆出一点姿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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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没有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①

对苏联威胁的判断过程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作战行动针对的是苏

联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包围，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苏联对中国最主要、最迫切

的压力是间接的周边战略压力，而非直接的侵略威胁。换言之，苏联对中国的

威胁，主要是间接的战略包围与压力，而非直接的侵华战争。当然，中国决策

者是在作战结束之后才正式确认了上述判断；二是中国决策层最终从理论和

事实上确认，苏联没有侵略中国的能力。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试

一试、量一量苏修”。② 事实证明，中国以军事手段回应苏联及其盟友的对外政

策后，苏联并未履行保护盟友的条约义务，这反映出苏联不愿与中国发生战

争。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苏联威胁的有限性之后，显然增强了应对苏联及其盟

友的信心。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８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蒙代尔副总统谈道：“无论是越

南从南侧威胁中国，还是苏联凭借越南从南侧威胁中国，我们都不很在

意。……如果苏联利用越南从陆路进攻中国，我们只能欢迎他们。我们完全

了解越军的实力。我们只需要动员广东、广西和云南三个省。这三个省有近

一亿人口。”③

军事行动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安全战略领域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中国反对苏越同盟及其霸权的政策，中美战略合作的意外开启，极大便利了中

国的反霸统战和间接消耗战略。换言之，中美战略合作成为间接消耗战略的

重要支点和促进因素。揭示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说明中美双方的情报合作及

苏联的真实反应证明了苏联战略上的困境，让中国摸清了苏联对华军事冒险

的限度和威胁的有限性，也鼓舞了中国应对苏联威胁的底气和信心，为后续的

中国安全战略提供了政策借鉴，并在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回应苏联入侵阿富汗

事件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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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安全战略从国土防御转为经略周边

无论苏联增兵阿富汗是否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对本就高度警惕苏联战略

包围的中国领导人而言，这种军事存在验证了苏联的扩张本性和威胁，苏联的

南下战略昭然若揭。① １９７９年初，中国在南部边疆刚刚间接回应了苏联的战

略部署，苏联年底又把军力部署在中国的西部侧翼，既缺乏对华战略安抚或沟

通，又未考虑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所需的政治氛围。从此，中国又面临一项新的

安全威胁，并对此做出激烈的反应。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强烈谴责苏联，

“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将……为挫败苏联的侵略和扩张而进行不懈的斗争”。②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３１日，中国副外长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谴责苏联的入侵行动，并推迟了两国国

家关系谈判。③ 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０日，中方指出：“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苏第二

轮谈判在当前不适宜举行。”由此，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和中苏边界谈判全部中

止。④ 这标志着中国对苏缓和进程就此暂停，中苏间的外交渠道近乎断绝。除

去双边范畴的举措，如何破除苏联入侵阿富汗带来的威胁，则成为中国决策者

的新课题。

在１９８０年代之初，中国就面临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使决策者将反对霸

权主义上升为与祖国统一、经济建设相并列的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⑤ 由

此，中国强化了在周边消耗、应对苏联的政策及其力度。苏联侵阿之初，中国

就开启了通过巴基斯坦、阿富汗游击队消耗苏联的进程。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３年

冬，中国每年都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签订援助协议，向游击队提供特定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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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量的武器弹药。① 可以说，中国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由此也形成了独

力推进“间接消耗战略”的局面，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反应很快改变了这一

格局。

中美建交后，布朗、布热津斯基等人在推进中美安全、情报合作上，与国务

卿万斯存在分歧，导致中美军事合作进展缓慢。② 但苏联入侵阿富汗转变了美

国的对苏和对华政策，扭转了卡特的犹豫态度。１９８０年１月２日，卡特在国家

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阿富汗和伊朗的局势让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借布朗访

华的机会传递支持中国、对苏不满的强烈信号。③ １月４日，卡特给布朗发去访

华指示：向中方提议就阿富汗问题进行高层磋商；秘密探讨中美协调援助巴基

斯坦的方式，如允许借道中国向巴基斯坦空运和转运装备；美国准备让“巴统”

的对华技术转让优于苏联；试探中方购买超视距雷达的意向，但暂不对华军

售；邀请耿飚或徐向前访美。④ 卡特将布朗访华目的设定为：扩展和深化美中

防务安全关系，但不结盟也不达成任何正式反苏安排。协调关乎双方利益的

政策，避免建立美国“一力承担”的双边关系格局。⑤ 尽管卡特仍未大幅推进对

华军事关系，但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迫切需求和对华合作，却契合了中国“间

接消耗战略”的需要。

访华期间，布朗向耿飚介绍了美国的间接消耗的政策设想：设法增加苏联

入侵的成本，以逼迫莫斯科罢手。例如，将阿富汗事件纳入安理会议程，贬损

苏联的声望，动员盟友在外交上孤立苏联，提升其入侵的经济成本。耿飚则表

示将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并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轻武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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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棉服等物资。① １月８日，布朗向邓小平提议，双方应在阿富汗问题上保持

沟通和一致行动。双方同意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和巴基斯坦。邓小平也介绍

了间接消耗的思路：“对阿富汗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援助抵抗力量，中美应就

此进行合作。但我要强调的是，此类援助不能只是象征性的。……我们必须

用游击战将苏联长期拖在阿富汗的泥潭里。”②两国在战略和策略上的一致性

决定了布朗访华的成功，除了在制裁伊朗、柬埔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分歧，③

中美就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危害等广泛战略议题达成高度共识，同意扩展

两军交流与合作，同意美方飞越领空对巴基斯坦进行实质性援助。④

布朗访华之后，中美就援助阿富汗问题进行了密切的战略磋商。１９８０年

５月２８日，国防部长耿飚访美时，与卡特总统达成原则性共识：双方在印支和

阿富汗问题上深化合作，美国负责动员自己的盟友，中国负责动员第三世界。⑤

此外，中国还帮助推进和巩固美巴军事合作。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０日，华国锋在东

京与卡特总统会谈时，向美方传递了巴基斯坦希望获得美国援助的信息，并敦

促美方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力度。⑥

尽管双方的战略合作尚需成熟的工作机制来落实，但中国藉此告别了独

力消耗苏联的模式，借助美国的影响力为“间接消耗战略”打造出更为宽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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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平台。此后，中美很快就开始合力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开启在情报、武

器、后勤、战略协作等领域的合作。①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积极援助阿富汗抵抗

力量的同时，不愿留下援助的证据，所以，到１９８４年为止，中国一直是这些武

器的主要来源，提供从轻武器到反坦克武器、到防空火箭弹等一系列武器装

备，甚至还有１０７毫米口径的火箭炮。到后来，中国的武器援助甚至到半卖半

送的程度。为解决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后勤运输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专

门在中国境内饲养骡子，然后经由丝绸之路将骡子运入阿富汗。②

这些进展意味着中国的“间接消耗战略”在印支半岛之外又开辟出新的战

场，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决策者对苏联威胁的担忧程度，以及为应对苏联威胁

而做的巨大努力。具有戏剧性的是，阿富汗事件确实刺激了中国的安全神经

和反苏统战，但“间接消耗战略”的顺利开展和外交环境的快速改善，让决策者

意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决策者对苏联威胁和国家安全的判断

出现了新的变化。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２日，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冷

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

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③应对战争的信心源于中苏战

略天平的变化：一方面，中美建交极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中国

的战略威慑力取得了重大进展。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８日，“东风５号”洲际弹道导弹

试射成功，中国拥有了对苏联进行战略核威慑的资本。④ 从１９８０年９月开始，

苏联的国际孤立境地和战略颓势已经显露出来，⑤并开始影响中国领导人对安

全形势的判断。１０月２５日，邓小平提到：“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

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究竟什么时间打？

我在一九七五年说过，五年打不起来。五年过去了，没有打。现在看，再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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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因为双方的战略部署都还没有完成。这

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备战经费，可以挪

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①

再次判断并确认苏联安全威胁的程度，对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具

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其一，确认苏联不会入侵中国本土，论证了进行现代化

建设是有一个可行的安全环境，从而为缓解备战和裁军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现

实依据。从间接回忆资料来看，此次谈话精神很快就“作为当时外事工作动态

性文件和讲话在高层机关传阅、传达”，只是并未下达到军方；②其二，更为重要

的是，既然苏联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那么，中国安全战

略的重心开始由国土防御，转向凭借外交的反苏统战，破除苏联的战略包围压

力。尽管后者依然需要军事手段的介入，但其对抗烈度和财政压力毕竟有别

于直接的正面战争。简言之，外交手段从安全战略的辅助工具转变为主要

手段。

对战略威胁的判断、安全战略重点和策略的变化，对中国的国防建设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早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就提出要“消肿”，同

年９月，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方案》，决定将

军队员额裁减至４５０万人，③但受到“文革”的干扰而未能如期完成。１９７７年

１２月，中央军委通过的《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肯定了１９７５年的精简

整编方案，要求全军继续执行精简整编任务。④ 但由于对苏联威胁的警惕，以

及１９７９年军事回应苏联的周边战略部署，裁军任务让位于战备，部队不但没

有精简，反而进行了扩编。进入１９８０年，源自１９７５年的裁军进程再次提上军

委决策日程。１月下旬，军委就开始密集讨论军队编制体制问题。⑤ ３月４—１２

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编制体制和压缩定额的问题，就精简裁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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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达成了共识。① 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方案》，提

出全军由６０３万人压缩为４５０万，精简整编工作从１９８０年第四季度开始。②

到１９８２年底，解放军总员额减至４２３．８万人。③ １９８３年，军队体制改革、精简

整编的任务完成，总人数缩减至４００万人。④ 至此，１９８０年代前期的裁军告一

段落。

尽管裁军的本意在于精兵强军，⑤但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的设想，折射出

裁军与国家安全形势之间的密切关系：正是因为“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

可能的”，才有了军队“消肿”的决策；⑥正是因为不需要准备比边界作战更大规

模的战争，才能告别战时扩编，进而裁军。由此，国家安全领域出现了此消彼

长的布局：一方面，中国在周边不断强化与苏联扩张势力的对抗；另一方面，中

国在削减用于国土防御的军队存量。它间接反映出，决策者心目中的两类苏

联威胁也在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苏联战略包围的威胁压倒了对华战争的

威胁。由此，针对苏联的“间接消耗战略”与裁军就形成了紧密的负相关效应。

每当中国在间接消耗苏联的反霸战线上有所进展，就会出现新一轮的缓解威

胁的论断和裁军举措。

进入１９８３年，因对台军售而冷却的中美关系重回正轨。１９８３年温伯格访

华，中美军事关系得以恢复。１９８４年１月，以中国总理访美为契机，上台三年

的里根政府终于出台正式的对华政策，其标志为第１２０号国家安全决策指

令。⑦ 此后，中美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进入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阶段。１９８０

年，中美合作经营阿富汗战场的时候，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缺乏现成的外交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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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和长期的经营积累。① 无论是中国的援助、还是阿巴两国既有的抵抗力量、

装备、军事素质，都难与苏军相匹敌。② 但到１９８４年，中美已经扭转了这个劣

势，中美巴阿四方经过磨合与政策协调，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援阿抗苏”工作机

制：由美国总体协调与出资，中国等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巴基斯坦负责转运培

训的合作模式。据巴基斯坦方面估算，阿富汗抵抗力量在１９８３年接收了一万

吨的武器，并逐年增长，１９８７年增长到６．５万吨，其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中国。

中国每年向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的军售额达一亿美元。随着苏联于１９８５年

强化了对阿富汗抵抗压力的打击力度，美国也针锋相对，通过中国说服巴基斯

坦转运“毒刺”导弹进入阿富汗，极大地打击了苏联空军。③ 为解决阿富汗抵抗

力量攻打喀布尔的需要，在中美专门合作之下，中国重开早已停产的单筒火箭

弹。１９８５年，巴基斯坦就向中国开出了５００枚火箭筒的订单，到１９８７年底，中

国交货达到１０００枚。④

从１９７９年起，中国对印支半岛的政策就包括逼迫越南从柬埔寨无条件撤

军。为此，中国在战略和军事上同时推进。战略上，通过支持柬埔寨抵抗力

量，对抗侵柬越军，以打击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从根本上牵制苏

联的战略部署，消耗苏联的国力。军事上，每当越南发起对柬埔寨的进攻，中

国就在中越边境实施军事行动，以牵制越南军队的精力和部署，减轻柬埔寨游

击队的压力。１９８４年１１月，越南在泰柬边境对柬埔寨游击队发起旱季攻势。

１１月２１日，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强烈谴责，⑤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１日和１９８５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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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中国边防部队两次在中越边境发起作战行动，①以牵制越南对柬埔寨的

入侵。② 而中美在印支问题上的密切磋商与合作则有力支持了“间接消耗战

略”。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４日，沃尔福威茨访问中国，与中国外长吴学谦、副外长朱

启祯进行工作会谈，讨论柬埔寨以及中越边境的冲突问题，要求中国增加对柬

埔寨游击队的援助。③ ３月６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和援助

柬埔寨三方爱国力量。④ ３月１１—１５日，李先念对泰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坚

决支持泰国和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⑤ 可见，中美战略合作已经细

化出工作级别的协调机制，并在情报和外交上有效强化了中国的间接消耗

战略。

与此相同步，又一轮的百万裁军进程也开启了。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日，邓小

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和反霸政策是维护和

平的最好政策，由此可以排除战争的危险，“把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

并决定再裁军１００万，“减到三百万”。⑥ 从１９８４年下半年起，总参开始着手制

定裁军方案，并于次年形成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⑦ 在裁军方案

酝酿过程中，对安全形势的判断成为必须被论证的前提。１９８５年３月４日，邓

小平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高度，以“和平和发展”的命题分析了国家安全与国

际形势，⑧并在６月４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万裁军的决定。为

论证这一决定，邓小平回顾了决策层对国家安全与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其演变

过程：“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

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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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

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①１９８０年代的第二轮百万规模的裁军由此开

启，１９８７年４月４日，副总参谋长徐信宣布，百万裁军任务已经基本完成。②

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邓小平的谈话相比，对国家安全的两次判断并无实

质性差别，但后者更具理论高度，在对外政策上产生的宣传效应更加明显，但

也因此遮蔽了安全战略在１９８０年就发生的质变及其内在逻辑。对安全判断

的理论化有其自身的动力和发展逻辑，与裁军工作遇到的困难度是息息相关

的。当然，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决策层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已经趋向缓和与乐

观，并最终稳定下来。将战争的可能性推延到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未来，实际上

是排除了战争的威胁，也为裁军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邓小平讲话之后，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在政策上得到解决，但１９８５年的

国家安全形势判断才在马列主义的范畴和理论高度修订关于战争威胁判断，

使安全政策和现代化最终在理论和逻辑上实现了自洽。

结　　语

安全威胁下降后，中国仍致力于改造以苏联或地区强国主导的周边地缘

格局。一方面，中国仍在阿富汗和印支半岛保持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消耗；另一

方面，“间接消耗战略”为中国带来了意外的战略收益，即苏联为摆脱负担，开

始敦促盟友结束战争状态，从而使中国周边的地缘格局向着中国期待的方向

演进。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６日，中国开启对苏缓和工作之际，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见

到勃列日涅夫时带话：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

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他的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

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③ 这“三大障碍”后来成为

２１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陈湘安：《人大会议举行第五次记者招待会 徐信就国防建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军队裁减员额１００

万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恢复军衔制还需一段准备时间；国防现代化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培养军地两用
人才利国利民利军》，《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４月５日，第１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册，第８１５页。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① 它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再是中苏之间的障碍，也

间接表明中国在周边安全上的诉求：消除敌对国家在中国周边的威慑力。但

“三大障碍”涉及苏联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政策，调整过程艰难而缓慢，直到戈尔

巴乔夫上台，中国的安全诉求才迎来新的机会。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８日，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同时，也是中国推进裁军工作的

关键时段，邓小平首次对“三大障碍”进行先后排序：在消除“三大障碍”上，苏

联可以做的第一步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１０月９日，邓小平请齐奥

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而且能够办到，我或者胡耀邦同志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② 这段话确认了

印支问题在“三大障碍”中的首要地位。如果说中苏领导人会晤是关系正常化

的标志，③那么，印支问题就此成为关系正常化的唯一条件。它反映出中苏军

事对峙已经不再是首要的威胁。④ 至此，中国安全战略和反联盟策略又出现新

的特征：“间接消耗战略”不仅对苏联及其盟友有战略性的消耗作用，还会因为

这种消耗作用，迫使盟主约束盟友的行为。事实证明，尽管“间接消耗战略”没

有导致苏联抛弃盟友，但沉重的负担已经迫使苏联敦促盟友结束战争状态，以

缓解或终止苏联的负担。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就承认“三大障碍”已经成为苏联的负担，并试图

加以摆脱。⑤ １９８５年６月底，黎笋访苏时，戈尔巴乔夫提出“若是苏联和越南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那无疑会有助于亚洲和其他地区和平基础的

加强”。⑥ １９８６年，苏联开始转变对“三大障碍”的态度。１９８６年，在苏共２７大

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从阿富汗撤军的话题。⑦ ３月，越南首次提出从柬

埔寨撤军的议题和时间表。⑧ ７月２８日，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涉及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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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的所有议题：裁撤中苏中蒙边界军队、中苏边界谈判、柬埔寨问题，以及从

阿富汗撤军问题。① １９８８年４月，美、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喀布尔政权签署

了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联宣布在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５日前从阿富汗全部

撤军，并公开表示，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５月，越南表示，要在１９８９年从

柬埔寨撤军５万、并在１９９０年前完成撤军。② 在苏联的施压下，越南将撤军时

间表不断提前，③１９８９年１月份，越南向中国承诺，将于当年９月底从柬埔寨全

部撤军。④ 这标志着周边地缘格局向着中方诉求靠拢，也使中苏和中越的关系

正常化取得关键性的进展。曾导致中国战备的中苏军事对峙则降格为并不紧

迫的安全议题，直到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才开启边境撤军的安排。１９９０

年４月２４日，中苏签订《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

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⑤ 至此，“三大障碍”全部解

决，在中国周边构成潜在压力或威胁的地缘格局得到重塑。

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的矛盾是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对苏安全战略演变的根本

动力，其解决的契机和实现路径则是针对苏联及其盟友而形成的“间接消耗战

略”。苏联对华威胁及中国战备政策，既是“革命与战争”逻辑下可以自洽的世

界观，也是军队工作的核心议题，在中苏恶性安全互动的加持下，拥有了牢固

的理论和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使国防安全与经济建设在逻辑和政策上的矛盾

凸显出来，但苏联及其盟友的扩张态势无疑使战备获得优先地位。南疆作战

之际，“反霸才能使西方帮助现代化”的逻辑曾用来平息二者间的尖锐矛盾，也

使中国此后的反霸斗争日益强硬。在无法精确判断威胁程度的情况下，“间接

消耗战略”是中国应对苏联威胁的仓促选择和无奈之举。１９７９年是大力推进

经济建设、又是强力对抗苏联及其盟友的一年。高强度对抗反而让决策者认

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苏联战略包围优先于本土入侵的判断，缓解了安全

与经济建设之间的政策矛盾，也塑造出中国内松外紧的安全布局。而在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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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苏联及其盟友的战略，使苏联的战略包围也失去威胁性，决策层对安全判

断终于稳定下来并上升为理论，由此既扩展了裁军工作，不堪重负的苏联对盟

友的约束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安全诉求。

新中国历次军事斗争的共性表明：凡是敌对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

过分接近中国，都会引发中国的军事行动或均势博弈。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

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本质上是对苏斗争烈度的调整。换言之，无论

是否下调苏联威胁的判断，中国都会对抗苏联及其同盟体系，这是“间接消耗

战略”贯穿１９８０年代的决定性因素。在两强相争和意识形态的加持下，冷战

时代的结盟更显牢固，盟友也更易借盟主之威势而拓张寻衅。而间接消耗则

以逆向思维解决了这两项难题，为反联盟提供了新的模式与实践。苏越结盟

之初，中国领导人就意识到苏联将面临同盟牵连困境，这是中国在１９７８年外

交孤立越南的重要依据。此后，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对印支局势的应激反应，尽

管并非为间接消耗做出的专门安排，但客观上改变了间接消耗的模式与强度。

所以，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打击此后成为间接消耗战略的主要方式和工作内容。

尽管中国精心改善的外交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对间接消耗战略是巨大的助

力，但相比较之下，对手压倒性的优势、复杂的周边地缘格局，更彰显出决策者

坚守地缘安全的决心和毅力。换言之，中国决策者坚决的战略意志塑造了中

国与世界关系的独特一面：在安全议题上，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塑造作用要远远

大于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塑造作用。这种经验影响着今天中国领导人处理安全

议题的方式，中国在周边国家的重大影响力仍是一笔可贵的外交遗产。

５１１

“间接消耗战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对苏联安全战略再考察

① 牛军：《中国援越抗美政策之再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２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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